
记忆里的炊烟

“下大雪，荷花缸里落满了雪。”

边圣谟曾是对越自卫还击战一等功获得

者。在部队他以雷厉风行的军人风采书

写了一段壮丽人生。2016 年，退休后，

有一个心愿一直萦绕在他心间，那就是

如何能够发挥晚年的光和热。当他每每

看到孩子们整天沉迷于玩手机，打游戏，

心里总是五味杂陈，在与多位老战友聚

谈商议后，便共同倡议成立老兵之家。

在他的倡导下老兵之家建在了博山区响

泉村，响泉村是省级古村落，环境优美，

还有一位淄博矿务局退休的老战友高荣

玺同志，他可以帮助提供合适的活动场

地。

响泉参战老兵之家由原广西军区独

立师参战的 28 名战友发起，每人自愿缴

纳 5000 元。目前全国已有三个参战老兵

之家，深圳、苏州各有一个，边圣谟倡

导的响泉参战老兵之家是江北第一家。

老兵之家成立后，得到了当地村民的热

情支持，也获得了博山区政府及各级领

导的关注。目前，已经获得淄博五中、

博山七中、博山白洋河热电厂等多个单

位参与和支持，并多次组织学生、党员

前来参观、听取报告讲解。

1975 年 12 月，边圣谟当兵入伍，服

役于江苏省军区独立师三团三营七连。

部队驻扎在江苏省滨海县黄海之滨，担

负着守卫海防的任务。1976 年初部队转

至南京，负责江苏省军区机关单位营房

建设任务至 1978 年底，其间边圣谟分别

担任团部报道员、副班长、班长职务。

曾连续两次获得特等射手荣誉称号。

1979 年初，部队抽调战斗骨干到广

西支援边防，边圣谟连续 3 次写血书向

上级领导表达自己保家卫国的决心。最

后领导批准边圣谟了的请求，和战友们

踏上前往广西前线的征程。

1979 年 1 月 25 日，部队到达广西，

边圣谟被编入广西军区独立师二团三营

九连，担任六班班长。到达广西边防后，

立即就投入了战前训练。2 月 17 日，战

斗打响，边圣谟一直驻守青龙岭，担负

攻打高巴岭的任务。

高巴岭位于越南广宁省与边圣谟国

东兴各族自治县交界处，海拔 1060 米，

主要山头有 5 个，分别为 1.2.3.4.5 号高

地。边圣谟连负责攻打 4 号高地。战斗

于早上 6:40 打响，在我方炮火的支援下，

边圣谟迅速越过界河（北仑河），向敌

方阵地发起迅猛进攻。由于高巴岭高地

山高坡陡，战斗进行得十分困难。到上

午 10 点多才接近 4 号高地，与越南军方

展开战斗。战斗打响后，连长就发现情

况不对。战前敌情通报说，高巴岭地区

有敌人一个加强连防守，所以边圣谟认

为用一个营的兵力进攻，应该问题不大。

但一开火却发现敌军兵力远不止一个连，

而是一个营。导致当天战斗进行得异常

激烈，直至太阳落山也没有占领 4 号高地。

针对此情况，边圣谟选择依托有利地形，

进行隐蔽直到天亮。28 日天亮后，边圣

谟利用天亮光线好的有利时机，组织有关

人员对敌进行观察，准备再次发动进攻。

他们刚完成任务布置，四号高地的敌人

突然向他们发动了进攻，手榴弹在边圣

谟身后不远处爆炸，将战士张国俊双眼

炸瞎。连长发现这种情况立即与指导员

商量，一面呼叫炮火支援，一面组织兵

力投入战斗。于是，二排从左面，三排

七班从右面向敌人发起攻击。关键时刻，

指导员林枝富从战壕中一跃而出，只见

他右手举起手枪，左手握着手榴弹大声

疾呼：“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们，向敌

人讨还血债，为党为人民立功的时刻到

了，同志们冲啊——”他一边喊着一边

冲锋，但狡猾的敌人用高射机枪扫过来，

指导员不幸连中三枪，壮烈牺牲。指导

员牺牲后，边圣谟心中燃起了要为指导

员报仇的气概。一跃而起，向战友高喊：

“为指导员报仇，跟我冲啊”。冲出战

壕后，边圣谟迂回了一段路，避开高射

机枪的视线，一口气冲进了敌人的战壕。

一进战壕，差点与敌人相撞，边圣谟一

看到这名敌人，毫不客气给他一个点射，

随后便顺着敌人的战壕向左边边打边冲，

先后打死三名敌人，打掉了一个火力点。

当冲到第二个火力点时，敌人见边圣谟

冲过来，掉头就钻进了地堡中，面对敌

人机枪的威胁，边圣谟一看就向地堡扔

进一颗手榴弹，但没炸到他，敌人见状

又操起高射机枪向边圣谟这边扫射。边

圣谟灵机一动，何不趁机将敌人的机枪

夺下！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敌人

的机枪就往外夺，第一次没夺下来，被

敌人死死抓住不放。于是边圣谟立即拉

开手榴弹扔进机枪眼，手榴弹爆炸后，

后面的几个战友也跟了上来，一起把敌

人的机枪夺了出来。至此，进攻 4 号高

地的战斗胜利结束，边圣谟连圆满完成

了占领四号高地的任务。

战斗结束后，经战场清理发现越

军兵力不是原来的一个连，而是一个

营（越南广宁军区 32513 师 288 团第

8 小团）。边圣谟作为英模代表参加

了欢迎中央慰问团、广西军区庆功会、

广州军区庆功会等活动。会后参加了

全国英模报告团广西分团的活动，由

班长直接升为副连长。1979 年边圣

谟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荣获战功一等

功。

在广西边防前线，边圣谟一直战

斗到 1982 年底，后部队调防到湖南洞

庭湖区域，从事农业生产，1984 年边

圣谟在部队荣立三等功。于 1992 年 9

月转业到淄博市工商局直至 2016 年退

休。

边圣谟层连续多次荣获市区优秀

党员，工商职业道德先进个人，公平

交易执法先进个人，扫黄打非先进个

人，淄博高新区最美退役军人等，他

曾有一句口头禅：为将夕阳分外红，

晚霞深处更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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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走过的岁月，炊烟便在斑驳的记忆里

扎根发芽。每当读到“炊烟”二字，每当嗅到

炊烟味道，眼前总是浮现出它氤氲的身影，转

而便是一眼朦胧。   

三十年前的记忆里，每到日落黄昏，几只

鸟雀扑着翅膀掠过林尖，穿过厚重红晕的夕阳

余晖，从远处飞回巢穴。家家户户的炊烟从灶

膛启程，相互牵扯，袅袅盘绕，慵懒在山林、

村落、鸟鸣的怀抱之间，汇聚、萦绕、弥漫、

笼罩，最后消散在遥远的天际。那一刻，炊烟

连接着天和地，浑然一体。炊烟载着母亲的呼唤，

催促孩子回家吃饭，那极富母爱的旋律，那特

有的温馨，多少年萦绕在儿女心怀，充满执著

的护佑。

而今，农村里已经鲜有人用灶台做饭了，

炊烟自然也就很少见了。炊烟和鸡鸣，正在

成为一个陈旧泛黄的故事。炊烟日渐稀薄，

大地上便少了一些熟悉的味道。曾经家家炊

烟起，今日不见炊烟影，多少是让人落寞和

伤感的。一代代勤劳而伟大的父辈们，在炊烟

里来此人间，又在炊烟里开枝散叶，用汗水和

辛劳耕耘着一方土地，最后又消失在炊烟尽头。

春天在炊烟里醒来，夏天在炊烟里丰盈，秋天

在炊烟里枯黄，冬天在炊烟里干瘪，就像一艘

游动在时间长河里的船，人来人往，喜怒悲欢，

浮沉飘摇，从百年前蹒跚而来，又在炊烟里蹒

跚而去。

对炊烟的记忆，是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情

结，是一个人大浪淘沙后的顿悟，是人生归

于平静的从容。很多时候我极力地在一草一

木一房一瓦之中寻觅当年炊烟的模样，吮吸

炊烟的芳香，然而总是惆怅复惆怅。

晚霞深处更多情
——访淄博高新区最美退役军人边圣谟

知了，知了——

又到知了唱歌的季节，歌声一下子把我带

进了那个并不遥远的童年……

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下，一群上了年岁的老

头儿、老太太在拉呱，他们说什么呢，花衣衫

的小女孩并没有注意。她只是偶尔抬眼看一看

那个又高又瘦的蓝大褂老太太。她抬头的时候，

蓝大褂也向她投来慈爱的目光，她们的目光一

撞，老太太点点头，小女孩便很放心地自顾自

地玩起来。

这棵梧桐树实在太高大了，高大的树冠像

一柄巨大的绿色大伞把伞下的一群人罩住了。

小女孩绕着梧桐树转了几圈，寻着蝉声仰望。

那些小歌唱家们伏在大大小小的枝条上，旁若

无人地“知了，知了——”好像说：“你来捉

我呀，你来捉我呀！”小女孩才不捉呢，她只

是好奇知了怎么唱歌呢，它们可没长着嘴巴呀。

树上的蚂蚁爬上爬下的，一刻也不停息。

小女孩来了兴致，捡了个梧桐叶逗蚂蚁。梧桐

叶像一艘小船，蚂蚁们在上面爬来爬去。小女

孩又在树叶上撒些草籽儿，这下蚂蚁们可以在

船上大会餐了。“这孩子，不缠磨人，一个人

玩得多开心哪。”不知谁说了一句，蓝大褂瞅

了瞅小女孩，欣慰地笑了。

夏日，浓阴，几个老人，一个花衣衫的小

姑娘，多么温馨的画面啊。

这画慢慢地远去了，又似乎并未完全消失，

梧桐花开的时候还会浮现树下逗蚂蚁的残影，

只是画中人永远地消逝了，梦里寻觅时，依稀

只有一个瘦高的蓝大褂背影，然后从衣襟的一

角渗出些油渍来。

那是炒糖的印迹。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

这可是珍品噢。那是老太太的女儿孝敬老太太

的，老太太没舍得吃，一直留着，留着，不知

怎地就忘了，直到油渗出来才想起来。唉，姑

姑嗔怪老太太：“吃一口子东西，也想着你那

眼珠子、心肝子！倒省得到你嘴里哩！”老太

太不说话，背地里对小女孩说：“怎么就忘了

呢？跑油了不好吃了。”小女孩钻到老太太怀

里，脸偎在胸前，两支胳膊搭在老太太脖子上，

紧紧地搂着老太太，生怕谁抢了最亲的人似的。

那个夏天，梧桐树长得依然茂盛，知了一个劲

儿地“知了，知了——”炒糖的甜渍晕染了童

年的底色。

从学校里回来，怎么一满屋子的人？好沉

闷啊，老太太屋子好静呀！“去二叔家取些白

纸来！”父亲悲戚地说。再回来的时候，一个

大棺材摆在堂屋中间，一群男男女女悲痛地哭

着。她知道那个最疼她的人永远地离去了。她

没有哭，脸上似乎还留着笑。“别看你们哭得

很厉害，我的心早跟着我奶奶走了。”她在心

里对别人也是对自己说。

梧桐树仍旧枝繁叶茂，“知了，知了——”

但她知道那个包庇她整个童年的人再也回不来

了，她垂下眼睑，似乎给童年画上了句号。

夏天又来临了，现在的夏天越发热了。

老梧桐树也早已磐涅，知了依旧高歌。物非

人非，生命如歌，如“知了，知了”地吟唱着。

趟过了岁月的坎坎坷坷，再回首，那些个远

去的童年，似乎并不遥远，在梧桐花开的日子，

在夜深人静的月夜，在心底里最最隐秘的角

落……

那个并不遥远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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